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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浏阳市高坪

镇高坪村妇联主席熊荣萍陪

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找到

游太 淼烈士亲属的家中时，

游太淼的弟弟游太才搀扶着

母亲曾明华已经在

门口等候。

九十高龄的曾明华行动颤颤巍巍，耳朵

已经听不大清楚。说起大儿子游太淼，只聊

上几句，老人家的眼泪就流了下来。“40 多

年了，我妈一直惦记着哥哥，有时候想起哥哥，

就独自一个人哭。”游太才告诉记者，1972 年，

22 岁的哥哥当兵入伍。5 年后，哥哥回家探

过一次亲，时间也很仓促，匆匆返回部队之

后不久，就传来了哥哥牺牲的消息。

同住高坪村的李明福今年 65 岁，是游太

淼当年的好友，也是一起当兵的战友。他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去部队之前，游太

淼在村上担任团支部书记和文艺宣传队队长，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泼能干的年轻人。

“我们是 1972 年冬天一起去当兵的，我

们这个大队一共去了三个人，关系都很好。”

李明福说，游太淼到了部队之后，非常积极

上进，很快就入了党，还当了副班长。

南疆铁路修建进度缓慢，铁道兵的生活

也非常艰苦。“吃的是玉米糊糊，菜是自己种

的洋芋（土豆）、白菜，十月份收了之后，放

在地底下，吃一个冬天。”李明福记得，最惨

的是有一次过年，因为大雪封山、道路结冰，

运输物资的车队无法通行，“当时我们连队厨

房里只剩下一点点黄豆，没办法，最后每个人

分了一把黄豆充饥，我数了下，我分到了16 颗。”

但即便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工程的推进

也在日渐加快。李明福是风钻手，既是党员

又是副班长的游太淼，则担任安全员。

安全员并非一般人可以胜任，因为这项

工作关系到战友的生命，必须要很负责很

细心的人去做。“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其

实就是在爆破之后，拿着锤子在隧道里面

敲石头、听声音，看哪块石头可能会掉下来。

可能掉下来的石头敲起来声音清脆、响一

些 ；不会掉的石头敲 上去声音比较 沉闷。

遇到有可能掉的石头，我们几个战士就一

起拿撬棍把它撬下来。”李明福告诉记者，

安全员的工作“相当于在隧道里‘排雷’”。

与死神打交道的人并不总会有好运。在

一次爆破之后，游太淼冒着还未散尽的硝烟

“排雷”，结果一块八仙桌那样大的石头滚落

下来，正好砸中了他。李明福和几名战士冒

着塌方的危险推开巨石，但游太淼已经没有

了呼吸。

同是高坪村老乡的何粮年把游太淼从隧

道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背了出来，李明福边哭

边用纱布把战友的遗体包扎好。最后，大伙

儿把游太淼埋在了四师医院的墓地里。

修路工程危险，战士们还面临着其他威

胁。李明福说，有一次，他和几个战友一起

去和静县巴伦台镇，听说有特务杀害了铁道

兵战士，“我们赶到事发现场去看的时候，地

上还有一摊血”。

游太才告诉 记者，当时部队里来了人，

通知了家人哥哥牺牲的消息，并送回了哥哥

的遗物。年仅 17 岁的游太才原本想跟着部

队里的人去新疆看看哥哥的墓地，“但第二

天天不亮，他们就走了。这么多年，我只知

道哥哥安葬在新疆，今天你们来了，我才知

道哥哥现在安葬在和静县革命烈士陵园。”

游太才说，他想替老母亲早日去看看哥哥，“这

是我几十年的心愿。”

“对对对，我和告告是一个部队的，当时

我们大队有 5 个人一起参军。” 说完，铁道老

兵廖爱国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本“退伍军人证”，

“我们当时一起在新疆修铁路。”

8 月 1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郴州市

永兴县鲤鱼塘镇洪波村村支书廖烈红的带领

下，找到烈士廖告告的战友廖爱国家时，这位

皮肤黝黑的农村老人在廖烈红刚说出“廖告告”

三个字时，就迫不及待地向记者诉说起他和廖

告告在部队时的故事。

1971 年 10 月，一到部队，19 岁的廖告告

就被选为运输兵，“专门开解放牌卡车”。“他

是一名好司机，部队里有什么任务都是他去”，

廖爱国告诉记者，在四川和陕西的时候，部队

会不定期组织演练，晚上演练的话，会要求司

机“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在路上摸黑行驶，

廖告告每一次都能圆满完成演习。

除在业务上十分精干，高中学历的廖告告

还成为了战友们的“家书代笔”。廖爱国说，当

初他从部队寄回的家书都是廖告告帮他写的。

1976 年 1 月 20 日，新疆正值寒冬。因为

驻扎在天山脚下的部队没有食盐了，廖告告接

到任务，要前往乌鲁木齐运食盐回来。天气十

分寒冷，空中飘着大雪，道路结冰严重。廖告

告开车返回部队的途中，由于道路太滑，卡车

扎进河里，车上 5 个人都牺牲了。

当时，再过不到半年，廖告告就可以退伍

回家，和亲人团圆。1976 年 6 月，廖爱国和其

他 3 位战友退伍，而廖告告留在了新疆，再也

没能回来。

今年 60 岁的廖亮忠是廖告告的弟弟。他

告诉记者，他们家七姐弟，四哥廖告告去世后，

母亲曾凤遂十分悲痛。当时部队的人来家里通

知的时候，带回了廖告告的遗像，“但母亲把

照片收起来了，她自己也不拿出来看，一看就

会受不了”。哥哥甚至成了家里人不能提的话

题，“一提起哥哥的名字，她就会不停地哭。”

但即使廖告告的牺牲让曾凤遂大受打击，

1976 年年底，离廖告告

牺牲还不到一年，曾凤

遂又毅然把排行老五的

廖告中送 到 部队 当兵。

廖告中回忆，母亲曾说

过，新中国还没有成立

的的时候，他们都受到

过反动派的欺压，父亲

甚 至留 下了终 身残 疾，

因此，母亲特别地“爱国

拥军”。1975 年，父亲去世的时候，为了让廖

告告在部队安心工作，母亲在家书中依旧报着

平安，只字不提丈夫去世的消息。

2003 年，80 岁的曾凤遂听说新疆的部队

在招兵，她从 30 公里外的洪波村赶到永兴县

武装部，把自己的大孙子廖玲兵送进了新疆某

边防部队——新疆是二儿子工作和牺牲的地

方，她想让自己的孙子代替自己去“去看一看

伯伯”到底埋葬在哪里。

烈士游太淼战友的回忆——

他是文艺青年，也是和死神打交道的安全员

扫一扫，分享浏阳
铁道兵感人故事

烈士廖告告弟弟的回忆——

四哥牺牲后，母亲又把五哥和孙子送进部队

扫一扫，分享永兴
铁道兵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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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欧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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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4 年至 1984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长 476.54 公里的

南疆铁路。为此，铁道兵部队共牺牲官兵 268 人。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被战友匆匆安葬在铁路沿线。
直到前几年，在铁道老兵的建议下，新疆巴音郭楞蒙族自治州和静县人民政府拨款 1250 万元，修建起铁道兵烈士

陵园，把分散的 12 处零散烈士墓迁移至陵园，并开启了“为铁道兵烈士寻亲”的征程。
上一期，我们的记者前往长沙宁乡市以及怀化沅陵县，帮助南疆铁道兵战士陈迎山和董明发找到家人，十多万名网

友关注了他们的故事。今天，记者再次出发，前往浏阳市以及郴州永兴县，为烈士游太淼和廖告告寻找家人……

廖亮忠向廖烈红展示
珍藏在手机里的哥哥
的烈士证书。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游太淼烈士家属合影。

李明福珍藏着和战友们的合影 , 图中
后排右一是李明福，左一是游太淼。


